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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有
興
趣
遊
的
店
舖
種
類
之

一
，
乃
大
型
電
器
用
品
店
，
每
次

看
都
會
驚
歎
新
產
品
的
設
計
創
意

無
限
，
電
飯
煲
便
是
其
中
一
種
百

變
的
產
品
。

上
世
紀
六
○
年
代
日
本
電
飯
煲
為
港

人
至
愛
，
一
出
品
便
爭
相
選
購
。
主
婦

更
是
笑
容
滿
面
，
把
米
跟
水
放
進
電
飯

煲
，
按
掣
後
便
可
專
心
麻
雀
耍
樂
，
或

湊
兒
放
學
，
是
為
上
世
紀
偉
大
發
明
。

其
後
出
洋
留
學
者
，
也
把
電
飯
煲
用
紙

箱
寄
運
，
學
成
歸
來
，
會
把
飯
煲
轉
送

給
其
他
學
子
，
是
為
最
受
歡
迎
的
人
情

之
禮
。

認
識
一
個
窮
學
生
，
住
在
巴
黎
舊
房

子
的
頂
層
。
六
年
寒
窗
，
都
靠
母
親
送

贈
的
電
飯
煲
做
妥
一
切
維
生
事
宜
，
包

括
煮
飯
、
煲
湯
、
病
時
粥
吃
，
平
常
沸

水
飲
用
兼
洗
澡
，
當
然
還
是
每
天
做
菜

的
唯
一
工
具
。
有
回
探
望
，
他
熱
情
款

待
，
先
把
洗
好
的
米
放
進
飯
煲
，
水
快
乾
的
時
候

放
下
用
醬
油
調
了
味
的
免
治
牛
肉
，
未
幾
再
在
上

面
放
一
隻
去
殼
的
鮮
雞
蛋⋯

⋯

飯
香
了
，
連
㢫
倒

出
來
再
煮
生
菜
魚
丸
湯⋯

⋯

那
頓
飯
的
記
憶
猶

新
。
如
今
做
飯
的
人
飛
黃
騰
達
了
，
每
幅
畫
賣
上

百
萬
歐
羅
，
不
知
還
有
沒
有
留
住
那
個
伴
他
於
微

時
的
電
飯
煲
？

在
香
港
，
同
樣
用
電
飯
煲
完
成
生
活
重
要
事
務

的
大
有
人
在
，
特
別
是
那
些
住
㜜
房
，
環
境
不
容

許
生
火
的
住
戶
。
他
們
因
為
省
錢
少
買
電
器
，
就

連
燒
開
水
也
用
電
飯
煲
取
代
電
水
壺
。
但
據
新
近

世
界
綠
色
組
織
的
調
查
研
究
，
用
電
飯
煲
煲
開
水

的
用
電
量
和
電
費
，
比
電
水
壺
昂
貴
幾
近
一
半
，

因
而
鼓
勵
住
戶
購
用
電
水
煲
，
如
此
才
更
划
算
。

但
這
項
發
現
還
是
證
實
了
電
飯
煲
好
使
耐
用
，

且
贏
得
眾
人
的
信
任
和
喜
愛
。
天
無
絕
人
之
路
，

還
有
一
個
電
飯
煲
。

百
家
廊

晨
　
風

電飯煲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香
港
是
怨
氣
之
城
、
勞
氣
之
城
、
晦
氣
之
城
、

怒
氣
之
城
，
很
喧
嘩
，
也
很
無
奈
。
幸
好
踏
入
五

月
，
荷
蘭
概
念
藝
術
家
霍
夫
曼
︵F

lo
ren

tijn
H

ofm
an

︶
為
香
港
帶
來
了
一
隻
巨
型
充
氣
橡
皮
鴨

︵R
ubber

D
uck

︶，
西
九
也
有
一
個
由
策
展
人T

.

伯
加
︵T

obias
B
erger

︶
策
劃
的
充
氣
藝
術
展
，
一
下

子
之
間
，
香
港
變
成
一
個
﹁
充
氣
之
城
﹂。
﹁
充
氣
﹂，

彷
彿
也
有
﹁
沖
喜
﹂
的
意
思
。

﹁
創
意
﹂
是
甚
麼
？
也
許
不
必
說
得
太
玄
奧
，
一
切

﹁
創
意
﹂
的
本
質
，
其
實
只
是
想
像
與
慾
望
的
無
限
伸

延
，
有
時
是
陌
生
化
的
形
象
，
有
時
是
與
現
實
對
照
的

夢
想
。
沐
浴
於
維
港
的
黃
色
鴨
子
︵
猶
如
浴
缸
裡
的
小

膠
鴨
︶，
不
經
意
地
闖
入
港
人
沉
悶
的
生
活
空
間
，
從

而
無
限
放
大
了
概
念
藝
術
的
精
神
治
療
作
用
，
你
看
見

它
了
，
你
忽
爾
喜
悅
了
，
那
就
很
好
。

這
充
氣
黃
鴨
子
讓
我
聯
想
到
比
利
時
越
界
創
意
人

︵
詩
人
、
小
說
家
、
劇
作
家
、
畫
家
、
翻
譯
家
、
劇
場

監
督
、
製
片
人
︶
克
勞
斯
︵H

ugo
C

laus

︶
的
組
詩

︽
即
使
現
在
︾︵E

ven
N

ow

︶，
第
二
十
四
首
說
：
即
使

現
在
，
她
不
只
是
她
美
妙
軀
體
裡
的
水
，
／
且
是
一
座

可
以
讓
鴨
子
滑
行
、
居
住
其
上
的
鹽
湖
，
／
那
帶
㠥
一

根
肉
棒
的
鴨
子
就
是
我—

—

聽
我
呱
、
呱
叫—

—

／
而

她
會
搖
曳
我
於
水
波
，
或
者
假
裝
如
此
。
﹂

是
的
，
黃
鴨
子
將
港
人
搖
曳
於
維
港
的
水
波
︵
或
者

假
裝
如
此
︶，
而
香
港
此
時
只
是
一
座
鹽
湖—

—

或
如

杜
比
亞
斯
伯
加
在
西
九
充
氣
藝
術
展
的
場
刊
所
言
：
在
西
九
這
環

境
之
中
，
﹁
藝
術
品
常
被
誤
以
為
是
古
蹟
，
而
古
蹟
又
被
誤
以
為

當
代
雕
塑
，
作
品
不
僅
與
公
園
格
格
不
入
，
亦
完
全
與
觀
眾
脫

離
。
﹂

充
氣
藝
術
展
為
西
九
帶
來
不
尋
常
的
驚
喜
，
美
籍
視
覺
藝
術
家

麥
卡
尼
︵Paul

M
cC

arthy

︶︽
複
雜
物
堆
︾︵C

om
plex

Pile

︶
是
一

堆
﹁
巨
糞
﹂，
藝
人
森
美
發
現
了
當
中
的
﹁
趣
﹂︵
他
大
概
不
用
問

﹁
有
幾
趣
﹂︶
：
﹁
香
港
西
九
龍
出
現
一
舊
巨
型
大
便
？
﹂

杜
拿
︵Jerem

y
D

eller

︶
的
︽
佔
據
聖
地
︾︵Sacrilege

︶
讓
人
反

思
﹁
聖
地
﹂
的
涵
義
，S

acrilege

也
者
，
原
意
卻
是
﹁
褻
瀆
聖

地
﹂，
它
的
靈
感
來
自
英
國
巨
石
陣
，
在
神
聖
與
褻
瀆
之
間
，
還
有

中
國
建
築
師
劉
家
琨
的
︽
隨
風
︾，
它
被
強
風
吹
走
了—

—

合
該
被

吹
走
，
因
為
他
眼
中
的
生
命
，
總
是
隨
風
而
逝
。

充
氣
藝
術
必
須
巨
大
，
因
為
只
有
巨
大
才
帶
來
非
日
常
的
震

撼
，
才
讓
人
反
思
生
命
的
短
暫
與
渺
小
；
充
氣
藝
術
所
充
之
氣
，

正
是
越
界
之
思
，
超
越
日
常
生
活
的
限
制
，
夢
有
所
大
，
想
像
的

創
意
便
有
多
大
。

那
麼
，
何
謂
﹁
越
界
﹂
？
它
當
然
並
不
是
消
費
商
品
所
強
調
的

crossover

，
而
是
從
認
識
自
己
本
位
︵
原
有
的
位
置
、
據
點
﹂︶
開

始
，
想
像
自
己
如
何
越
出
本
位
，
跨
媒
介
、
跨
界
別
、
跨
文
儀
、

跨
領
域
、
跨
範
疇
、
跨
階
層
，
乃
至
跨
界
一
切
界
限
，
達
致
心
中

無
界
、
目
中
無
界—

—

夢
有
所
大
，
想
像
的
創
意
便
有
多
大
。

﹁
越
界
﹂
的
英
文
名
稱
包
括b

ou
n
d
ary

crossin
g

、cross
border

、trans-border

、transboundaries

等
等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耶
魯
大
學
人
類
學
莫
達
克
︵G

eorge
M

urdock

︶
倡
導
越
界
的

跨
文
化
研
究
︵cross-culture

︶
極
有
意
思
，
及
至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英
國
學
者
威
廉
斯
︵R

aym
ond

W
illiam

s

︶
所
論
說
的
﹁
越
界
﹂

︵border
crossing

︶
則
意
味
㠥
跨
越
個
人
出
身
、
社
會
階
層
和
學
科

分
類
的
界
限
。

充氣之城 越界之思
葉　輝

琴台
客聚

啟
德
機
場
變
為
啟
德
碼
頭
貨
運
站
正

式
運
作
開
始
後
，
﹁
重
建
九
龍
城
加
高

加
大
﹂
亦
將
正
式
開
動
，
行
將
整
個
東

九
龍
面
貌
大
改
﹁
龍
城
變
旺
角
﹂
的
日

子
不
遠
矣
。

目
前
，
九
龍
城
是
﹁
小
潮
州
﹂、
﹁
小
泰

國
﹂，
仍
是
此
一
地
之
風
光
，
估
計
不
到
廿
年

後
，
整
個
面
貌
特
色
完
全
不
同
了
，
到
時
要

找
兩
句
潮
州
話
﹁
家
幾
冷
﹂
聽
聽
恐
怕
也
不

容
易
了
。

今
日
之
九
龍
城
如
何
成
為
﹁
小
泰
國
﹂
局

面
？
追
本
溯
源
出
自
千
五
年
前
之
明
初
三
寶

太
監
鄭
和
下
西
洋
︵
實
在
是
﹁
下
南
洋
﹂︶
有

關
，
鄭
和
本
為
西
北
民
族
姓
馬
人
士
，
他
帶

領
一
班
雲
南
子
弟
兵
，
由
黃
埔
港
︵
南
粵
︶

﹁
海
上
絲
綢
路
﹂
出
發
，
先
繞
出
零
丁
洋
兜
過

海
南
島
越
南
海
先
抵
達
的
最
大
陸
地
之
國
，
便
是
古
時

稱
為
﹁
毛
淡
棉
﹂
的
暹
羅
，
亦
即
今
之
泰
國
，
而
泰
國

有
無
名
果
，
鄭
和
試
過
稱
之
為
榴
槤
，
於
是
很
多
南
粵

子
弟
兵
流
落
暹
羅
，
流
連
不
歸
。
這
些
人
甚
多
潮
州
汕

頭
人
士
，
他
們
在
泰
國
娶
妻
生
子
，
不
少
人
回
鄉
祭

祖
，
許
多
人
把
泰
國
家
小
也
帶
回
南
中
國
，
中
國
建
國

後
，
北
回
祖
國
的
泰
國
家
小
到
了
香
港
，
他
們
住
進
不

用
地
權
便
可
搭
建
居
所
的
九
龍
城
，
九
龍
城
由
此
漸
進

變
成
泰
國
僑
民
聚
居
點
，
而
泰
僑
的
﹁
主
家
﹂
人
潮
州

人
也
由
此
而
在
九
龍
城
發
㢌
，
老
友
，
九
龍
城
之
泰
國

天
地
潮
州
世
界
就
是
如
此
形
成
的
。

現
在
，
港
九
人
要
買
泰
國
特
產
，
要
吃
正
宗
潮
州

菜
，
請
去
九
龍
城
。
也
罷
，
如
此
由
鄉
里
聚
居
而
成
獨

立
地
域
的
地
點
有
福
建
人
集
中
之
北
角
，
流
浪
北
方
人

集
中
謀
生
的
調
景
嶺
，
上
海
江
南
人
圍
居
柴
灣
，
水
上

人
集
體
上
岸
，
謀
生
之
新
界
屯
門
青
山
灣
、
龍
鼓
灘
等

都
是
各
有
祖
居
聚
處
，
各
有
歸
宗
認
祖
之
根
據
地
，
看

來
真
正
香
港
的
原
居
民
就
只
有
灣
仔
、
中
環
、
西
環
老

居
民
了
。

歸宗認祖處
阿　杜

杜亦
有道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N

A
SA

︶
用
巨
大
的
資
金
，
購
入
了
加
拿
大

的
量
子
電
腦
。
這
說
明
了
美
國
進
行
太
空
戰
爭
的
最
新
部
署
及

其
意
圖
。
美
國
要
阻
止
其
他
國
家
發
展
核
武
器
已
經
很
困
難

了
。
大
國
互
相
保
留
㠥
核
子
報
復
武
器
，
結
果
，
核
霸
王
雖
然

擁
有
核
武
器
的
壓
倒
性
的
優
勢
，
卻
並
不
可
能
震
懾
對
手
。
因

為
對
方
只
要
有
一
隻
近
岸
邊
的
核
潛
艇
成
功
進
行
核
反
擊
，
核
霸
王
就

承
受
不
了
被
核
彈
擊
中
的
代
價
。
所
以
，
美
國
一
定
要
發
展
太
空
戰

爭
，
也
就
是
從
太
空
和
近
距
離
攔
截
對
方
核
彈
攻
擊
的
戰
爭
。
如
果
成

功
做
到
這
一
點
，
就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就
能
讓
擁
有
核
武
器
的
對
手
貼

服
地
聽
命
於
美
國
，
甚
至
按
照
美
國
的
意
志
改
變
自
己
的
社
會
制
度
。

星
球
大
戰
計
劃
，
就
是
先
下
手
為
強
，
摧
毀
對
方
的
軍
事
衛
星
系
統

和
洲
際
導
彈
。
單
是
這
個
計
劃
涉
及
到
太
空
作
戰
基
地
，
建
立
太
空
指

揮
中
心
，
頻
密
地
進
行
穿
梭
飛
機
場
的
飛
行
任
務
，
成
本
非
常
昂
貴
。

這
樣
勢
必
拖
垮
美
國
的
財
政
和
經
濟
。

現
在
，
美
國
想
到
了
﹁
刀
仔
鋸
大
樹
﹂
的
辦
法
，
用
投
資
比
較
小
的

量
子
電
腦
計
劃
，
發
展
反
導
彈
的
新
武
器
。
量
子
電
腦
和
傳
統
電
腦
的

差
異
在
於
，
量
子
電
腦
能
夠
倣
傚
人
的
腦
袋
，
把
各
種
資
料
數
據
，
同

一
時
間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歸
門
別
類
，
經
過
運
算
之
後
，
很
快
就
作
出

最
佳
方
案
的
選
擇
。
對
方
有
許
多
多
彈
頭
的
攻
擊
導
彈
，
到
了
半
途
，

導
彈
頭
就
分
開
了
，
攻
擊
不
同
的
位
置
。
愛
國
者
導
彈
只
針
對
一
個
導

彈
，
根
本
沒
有
這
種
反
應
，
何
況
，
愛
國
者
導
彈
的
價
格
非
常
昂
貴
，

如
果
對
方
第
一
輪
的
攻
擊
，
都
是
虛
假
的
導
彈
頭
，
用
很
少
成
本
，
就

讓
美
國
射
光
了
價
格
昂
貴
的
愛
國
者
導
彈
。
要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第

一
，
反
導
彈
的
系
統
應
該
由
雷
達
進
行
識
別
對
方
的
飛
行
物
體
，
立
即

把
區
分
真
假
的
數
值
傳
到
了
指
揮
中
心
，
由
電
腦
進
行
運
算
，
迅
速
作

出
最
佳
選
擇
的
反
應
方
案
。
第
二
，
如
果
最
前
沿
X
波
段
雷
達
不
能
分

辨
，
在
太
空
的
指
揮
中
心
，
就
要
作
出
快
速
而
有
效
的
判
斷
，
究
竟
是

在
外
太
空
還
是
在
對
方
的
導
彈
重
回
返
大
氣
層
的
時
候
，
當
機
立
斷
將

導
彈
擊
毀
。
傳
統
的
電
腦
，
很
難
做
到
快
速
安
全
而
且
有
效
的
分
析
，

如
果
應
用
了
量
子
電
腦
，
就
可
以
提
供
最
高
速
度
的
分
析
以
及
最
佳
方

案
，
解
決
了
傳
統
電
腦
的
不
足
。
因
為
，
對
手
的
不
停
改
變
軌
道
的
航

天
器
和
無
人
駕
駛
的
飛
機
已
經
面
世
了
，
這
使
得
美
國
天
文
數
字
投
資
的
反
導
彈

系
統
立
即
變
得
過
時
。
量
子
電
腦
的
好
處
，
就
是
有
臨
機
應
變
的
能
力
，
根
據
現

場
的
環
境
，
靈
活
的
作
出
判
斷
，
提
高
了
美
國
用
大
量
的
金
錢
建
起
了
天
文
數
字

成
本
的
反
導
彈
系
統
的
性
能
，
解
決
對
手
多
梯
次
的
假
彈
攻
擊
的
問
題
。
X
波
段

雷
達
配
合
上
了
量
子
電
腦
，
將
來
可
以
同
時
監
控
不
同
形
狀
、
不
同
飛
行
軌
道
、

不
規
則
的
對
手
的
飛
行
物
體
，
並
且
同
時
作
出
多
個
方
案
的
反
應
。

反導彈武器跨越式發展的年代
范　舉

古今
談

我
是
懷
㠥
莫
名
的
興
奮
走
進
新
光

戲
院
欣
賞
謝
君
豪
領
銜
演
出
的
︽
南

海
十
三
郎
︾。

很
多
年
前
我
已
經
看
過
︽
南
︾
劇

的
舞
台
版
，
亦
曾
重
看D

V
D

版
本
，

所
以
對
這
個
故
事
頗
為
熟
悉
，
但
它
依
然

有
很
多
原
因
將
我
吸
引
過
去
。
首
先
是
因

為
這
個
劇
壇
經
典
、
謝
君
豪
的
成
名
作
終

於
又
再
被
搬
上
舞
台
，
以
前
從
未
欣
賞
過

此
劇
的
觀
眾
可
以
有
機
會
一
睹
謝
君
豪
飾

演
這
名
傳
奇
人
物
的
風
采
。
當
年
謝
君
豪

不
單
憑
演
出
此
劇
在
劇
壇
上
打
出
名
堂
，

更
加
奪
得
金
馬
影
帝
的
榮
銜
，
是
香
港
首

位
成
為
金
馬
影
帝
的
舞
台
劇
演
員
。
︽
南
︾

劇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首
演
之
後
，
二
十
年
來

重
演
次
數
不
多
。
這
次
在
新
光
戲
院
上
演

以
誌
其
首
演
二
十
載
，
別
有
一
番
意
義
。

在
新
光
戲
院
演
出
︽
南
︾
劇
也
是
一
個

妙
配
，
這
是
以
前
所
有
演
出
均
欠
缺
的
感

覺
，
新
光
戲
院
就
有
這
個
特
質
。
台
上
演

員
往
台
下
觀
眾
席
和
劇
院
一
望
，
更
易
產

生
時
空
的
錯
覺
。
一
時
間
，
就
以
為
自
己

真
是
數
十
載
前
的
人
物
。

我
很
愛
看
︽
南
︾
劇
的
人
情
。
薛
覺
先
對
失
意
的

故
人
多
加
照
料
，
包
支
十
三
郎
在
飲
食
上
的
費
用
；

唐
滌
生
重
見
十
三
郎
，
儘
管
其
聲
名
早
已
比
師
父
更

盛
，
依
然
執
弟
子
之
禮
，
欲
加
照
料
；
二
十
年
前
與

十
三
郎
有
一
面
之
緣
的
警
官
在
見
到
前
者
赤
㠥
雙
腳

暴
斃
街
頭
後
，
㠥
人
送
他
一
雙
鞋
子
，
使
他
好
走
黃

泉
路⋯

⋯

這
些
中
國
人
向
有
的
人
情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始
已
經
變
成
歷
史
，
只
有
在
懷
舊
劇
或
歷
史
劇
中
才

可
以
重
溫
。

而
最
令
我
興
奮
的
，
是
可
以
看
到
早
期
曾
參
演

︽
南
︾
劇
的
數
名
演
員
再
次
聚
在
一
起
演
出—

—

謝
君

豪
、
潘
燦
良
和
蘇
玉
華
。
他
們
以
前
是
另
一
個
劇
團

的
成
員
，
今
天
大
家
都
先
後
離
開
了
，
卻
因
為
另
一

個
劇
團
的
牽
引
而
又
在
舞
台
上
重
聚
。
我
上
次
看
他

們
三
人
的
演
出
應
該
是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
新
傾
城
之

戀
︾，
十
年
過
去
了
，
他
們
仍
然
有
機
會
在
舞
台
上
攜

手
合
作
。
我
和
他
們
是
先
後
同
事
，
也
是
他
們
的
好

朋
友
。
完
場
後
，
我
到
後
台
時
禁
不
住
告
訴
他
們
我

因
為
可
以
在
另
一
個
舞
台
上
看
到
他
們
三
人
的
喜

悅
。
更
難
得
的
，
是
他
們
在
舞
台
上
都
好
像
絲
毫
沒

有
老
去
的
樣
子
，
如
潘
燦
良
一
出
場
時
，
不
是
我
二

十
年
前
在
舞
台
上
看
到
的
唐
滌
生
的
重
現
嗎
？
二
十

年
來
台
下
的
人
都
老
了
，
台
上
這
些
人
物
還
是
位
位

倜
儻
美
豔
如
昔
。

再看《南海十三郎》

香
雲
紗
，
初
次
接
觸
這
個
漂
亮
名

字
，
大
概
在
十
五
年
前
的
廣
州
。
舊
時

人
稱
呼
綢
仔
，
也
叫
竹
紗
、
黑
膠
綢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及
之
前
，
這
廣
東
特

產
是
大
眾
不
可
或
缺
的
布
質
，
是
僅
次

大
成
藍
，
鄉
下
人
夏
天
作
衣
褲
的
最
普
通
的

布
料
。
表
面
深
啡
朱
紅
，
內
裡
泥
土
米
黃
，

新
淨
時
有
點
硬
兼
不
透
風
，
經
歷
年
月
水
洗

風
吹
漸
變
爽
脆
涼
浸
，
現
今
科
技
可
以
水
洗

或
沙
洗
獲
類
似
手
感
效
果
。

四
季
分
明
的
世
代
，
祖
母
入
夏
即
穿
上
，

手
持
葵
扇
一
撥
風
來
一
撥
風
去
在
巷
口
乘
涼

和
鄰
居
聊
天
，
最
愛
這
時
刻
將
小
小
頭
面
枕

在
她
的
大
腿
上
，
乘
風
消
暑
，
用
手
掌
輕
撥

孫
兒
頭
髮
或
用
銀
耳
挖
輕
輕
取
耳
，
歲
月
摩

梳
指
縫
間
的
溫
柔
與
綢
仔
傳
來
陣
陣
涼
意
與

微
微
沙
響
最
是
難
忘
。

這
鄉
土
物
事
隨
時
間
和
社
會
發
展
轉
變
，

祖
母
那
輩
已
遠
去
，
甚
至
母
親
也
已
不
在
，

縱
使
新
界
最
偏
遠
角
落
田
耕
作
活
早
已
遠

去
，
何
況
泥
土
氣
味
的
布
料
綢
仔
？

蔡
任
平
平
女
士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曾
用
綢
仔
設
計

富
唐
裝
韻
味
衣
服
系
列
，
發
售
於
優
質
中
式
工
藝
名
店

﹁
中
藝
﹂。

中
國
除
廣
東
外
，
或
許
廣
西
，
知
道
與
其
同
類
但
不

同
叫
法(

又
叫
黑
膠
綢
、
涼
紗
綢
、
竹
紗
或
綢
仔)

的
人
絕

少
。
那
是
南
海
番
禺
順
德
一
帶
以
蠶
絲
織
布
置
田
間
以

特
別
黑
土
浸
染
暴
曬
而
成
的
特
種
布
料
，
是
昔
時
農

家
、
老
人
、
傭
僕
最
常
穿
用
的
平
價
物
質
，
小
姐
、
太

太
、
夫
人
、
老
爺
雖
視
為
粗
淺
，
也
愛
它
炎
夏
傳
送
來

涼
爽
。

誰
知
踏
入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中
期
，
一
個
既
香
豔
高

尚
又
富
歷
史
文
化
感
覺
的
名
字
面
世
，
﹁
香
雲
紗
﹂
漸

次
成
為
時
尚
，
更
被
誇
張
描
繪
成
是
一
種
具
傳
奇
意
味

的
布
種
。
好
幾
十
家
店
把
﹁
綢
仔
﹂
換
上
高
檔
名
字

﹁
香
雲
紗
﹂
大
做
生
意
，
對
象
大
多
為
北
方
人
，
也
包
括

外
國
人
，
刻
意
營
造
高
深
的
所
謂
民
間
秘
傳
的
香
雲
紗

衣
服
系
列
。
當
中
成
功
生
存
下
來
的
幾
家
將
鄉
土
千
百

年
工
藝
轉
為
自
己
原
創
，
紛
紛
註
冊
爭
做
正
宗
第
一
家

︵
中
國
﹁
老
翻
文
化
﹂
是
一
種
至
高
無
上
登
龍
門
術
，
手

段
奇
謀
百
出
︶。

曾
經
在
柬
埔
寨
買
過
當
地
黑
膠
綢
，
不
是
我
們
的
啡

黑
而
是
墨
黑
，
略
硬
，
質
滑
。
越
南
也
有
版
本
，
質
感

帶
點
單
薄
，
當
地
老
人
仍
常
用
。

中
國
今
天
通
曉
這
種
工
藝
技
術
者
買
少
見
少
，
以
新

型
工
業
印
染
偽
裝
的
品
種
卻
早
已
上
市
，
普
羅
大
眾
窩

心
品
物
漸
次
流
失
！

綢仔，香雲紗

小　蝶

演藝
蝶影

前不久，北京召開了出租車漲價聽證會。聽證
會成為漲價「告之會」，似乎已成慣例。

據媒體報道，聽證會的結果，是多數人同意漲
價。可問問身邊普通老百姓，絕大多數人卻並不
贊成漲價。道理很明白：憑什麼增加出租車司機
收入，得消費者來買單？本來好好吃㠥的饅頭，
從五毛錢變成一塊，誰能樂意？

這次的漲價目的，是為提高司機運營積極性，
緩解北京打車難。但單純漲價就能解決這個老大
難問題嗎？

早在2006年前北京出租車漲價開聽證會時，同
意漲價的就多是出租車公司與政府專家代表，司
機以及消費者都基本反對。司機反對漲價，是因
漲價後打車需求會下降，拉活兒更難。

而這次漲價，據專家論證司機收入每月將增長
一兩千元，很多司機卻同樣不認可。他們認為漲
價後司機收入未必增加，公司份兒錢倒可能乘機
上漲。

多位有良知的專家認為，出租車運營制度的改
革，才是解決打車難的關鍵。取消公司特許經營
制度，放開出租車准入門檻，允許個體司機進入
出租行業，才能真正把出租車運營成本降下來，
讓出租車行業進入良性循環。

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窒息了司機的勞動積極
性，提高了消費車的打車成本。為了每月向公司
上交高昂的份錢，司機沒有節假日，每天勞動十
幾個小時。公司卻坐收暴利。所謂管理，僅是代
交保險、稅金等。

從經濟倫理看，出租車公司的起家有極深的資
本「原罪」。早在2002年，記者王克勤經過艱苦調
查，發表了《北京出租行業黑幕》一文，披露了

出租車公司的發家史以及出租車司機悲慘的生存
狀況，此文震驚了全國。

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出現了個體出租車。因
需求旺盛，上世紀90年代初，開出租車成為高收
入行業，有司機收入甚至高出社會平均水平幾
倍，那時有女大學生甚至以嫁出租車司機為榮。
當時出租車管理處只是交通局下屬一個不起眼的
小部門。

很快，就掀起全社會大辦出租車業的高潮。進
入者「出身」五花八門，甚至幼兒園、小學、個
體飯店小老闆等等都辦起了出租車公司。那時進
入出租車行業辦理批文並不難。很多人自己買車
開出租，每月向政府或公司交800元~1500元的管
理費。北京出租車一下就上升到6萬多輛的飽和程
度。

然而，在1996年行業清理整頓中，本是司機出
資買的車被歸到公司名下，經過幾番金融運作，
出租運營車都成為公司財產。出租車司機依然要
交3~5萬元的保證金，以及幾萬元的融資費用方可
上崗。在管理部門的「倒算法」中，原來千元左
右的「份兒錢」，猛然上漲到五六千元。

1996年之前，作為真正出資人的司機收入高於
管理者，而改制後，公司管理者收入不僅遠高於
司機且旱澇保收。有人當個體出租車司機10年賺
了60萬元，成為先富一族，而成為公司司機後，
每月累死累活卻僅能賺到2000元左右。司機依然
開㠥自己買的車，經營成本卻上漲了幾倍，司機
與公司從當初平等合作的關係，淪為老闆與打工
仔的關係。

「黑幕」一文披露了出租車公司的發家史。
1990年代初，不少單位以及個人，憑㠥一紙准入

批文就招聘司機，用收保證金的資金，就辦起了
出租車公司。有人一分錢沒花，用收取融資、保
證金的方式積累起發展資金，再用那筆錢收購司
機的車，然後，再以兼併重組、股份制改造等金
融運作手段，幾年工夫就變成身家不菲的民營出
租車公司老闆。連一位交通部門幹部都說：出租
車公司是用司機的錢經營自己的公司。也有的是
先投入些許資金，再利用司機的融資以及高昂的
份錢贏利，跟白手起家也差不多。很多北京出租
車公司十年間就由幾十輛車發展到幾千輛車，如
此暴利，靠的是殘酷盤剝司機血汗，「空手套白
狼」。

行業幾番整頓之後，出租車司機的日子越來越
難過。不再批准個體進入出租車行業，個體出租
車就都是成了「黑車」。儘管多年嚴打不斷，北京
黑車數量卻已與正規出租車相當。

出租車司機有多苦？融資款、風險抵押金、保
險、每月幾千元的份錢，是壓在司機頭上的幾座
大山。據專家調查統計，司機在正常8小時勞動時
間內，幾乎連份錢都賺不來，要賺生活費只能透
支體力超時勞動，「自己壓迫自己」。開過兩年出
租車的司機，大多數都有心血管病、頸椎病、胃
病等，出租車司機是職業病的高發群體。多年
來，出租車司機在運營中猝死的報道也經常見諸
報端。

早有多位政協委員在政協會上呼籲，放開出租
車市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學者也提出：
從根本解決出租運營困境，必須深入出租業體制
改革和制度建設：建立出租行業的市場機制，讓
出租車企業從政府選擇走向市場選擇；出租車經
營向個體放開，從行政管理到行業管理；發展行

業工會，建立集體協商機制。
所謂「黑車」司機，其實不少都是從正規出租

車公司辭職出來的。因為忍受不了盤剝與勞累，
不得不選擇開黑車解決生計。甚至一天拉夠100塊
錢夠吃飯就得。雖然冒㠥被嚴打的危險，畢竟有
片刻時光苟且偷安。他們說，誰也不願意「黑
㠥」，我們時刻盼望成為堂堂正正的納稅人！

出租車公司經過幾輪股份制改革，利益關係盤
根錯節，因為觸及到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以多年
來出租車制度的改革依然提不上議事日程，公司
制依然堅如磐石。有人預言，此次出租車漲價之
後，公司依然會是最大的受益者。「駱駝祥子」
們何時能解放呢？

出租車是城市的名片，身心疲憊、牢騷滿腹的
出租車司機，代表不了寬容、厚德的城市形象。
隨㠥法制、慈善精神越來越融入城市文明，出租
車司機尊嚴勞動的時代，終將會到來。

「駱駝祥子」何時解放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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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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